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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客观条件和成为资本的社会要求,看到各种知识资本相互之间、人力资本对其他知识生产经营条件的依赖性,认识到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增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集团化或局部社会化不能在根本上改变私有性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合作所有制依然只是局部的社会所有性质,还不是全社会全人类共有。否则,可能片面地认为:“未来知识经济高度成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私有制的扬弃,以知识资本为主体的社会资本总有一天象空气、水一样为人类所共有。到那时,困扰当今各国的贫富矛盾、阶级对抗必将烟消云散,人类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将最终写出共同富裕这四个大字”。[9]　　                       

三、知识资本运行的内在矛盾
知识资本运行的内在矛盾集中地表现为知识生产力的社会共享要求与知识资本的局部所有之间的矛盾。作为生产力要素,知识具有共享性的特征,同一种知识,人人都可以学习,尤其在计算机网络等公共用品全球化、虚拟化后,知识供更多的人共用更有条件了。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强烈要求知识共享,也扩大知识需求,连“外部人”(供应商、销售商、顾客、社区居民等人)的知识和外部(供应网络、分销网络、企业信誉、市场营销力量、服务力量等)知识资源系统也构成各个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知识同时采用资本的社会形式,知识资本追求增值的本质决定了它仍然具有排它性,将知识提供他人使用必须符合知识所有者的个人或局部利益。不过,由于这种矛盾的层次较高,加上知识无形和知识资本的局部共有特征,其表现形式相对比较隐蔽,如:
1.	知识生产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知识的提供者无法永远将它占为己有,也无法阻止其他人一起享用,并且其他人共享该项知识成果的边际成本对提供者来讲等于零。但是,知识资本的局部所有权的存在,使知识生产者有权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创新过程),按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私人或集团利益的方式,占有和处置知识成果。因此,对于一项新的发现,科学家一方面为了争取优先权,抢先发表,声明自己已经发现了某项科学成果,但另一方面又把这项科学成果的细节进行保密,或者作为专利形式卖给应用技术研究部门,或者自己进一步实现技术创新,甚至再进一步:自己直接组建企业来进行生产。技术知识的创新与科学知识创新不同,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保密防止人家的模仿,或者通过模仿的时间差,或者再通过申请专利,杜绝人家模仿[2](Ｐ63),然后利用技术创新来获取企业的垄断超额利润。可见,不论是技术知识还是科学知识,只要人们能够拥有知识产权,垄断该项知识的创新过程,就可以利用它带来生产领域的超额利润。
2.	知识流通领域
与物质产品不同,任何知识只需生产或创新一次就可完全满足全社会对它的需要,其生产、经营、销售、服务各个过程均社会化,呈现虚拟网络化、全球一体化趋势,因此,知识所有者在流通领域可以迅速改变竞争格局,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个性化交易更普及,甚至有人预言市场将很快消失。追求增殖的本质也将无限扩张的动力赋予知识资本,适用又唯一的首创性知识自然天下无敌手。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正是这些高出总体水平,且为某个人或少部分人独享的首创性知识,可以说首创性知识具有天生的垄断权,容易谋求巨额的垄断利润和强大的垄断地位。因此,知识流通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以不完全的竞争与有限的公平原则造就有利于信息富有者实现知识资本快速扩张的市场环境;企业的增值将不仅取决于领导的才能,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全体雇员的具有竞争力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在此意义上讲,垄断在知识经济中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垄断与竞争永远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不完全竞争就有可能形成知识垄断,等价有偿交换的原则在“无价”的知识面前也只能显得苍白无力,有限的公平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完全的竞争与有限的公平,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新原则,也是知识资本家所希望建立的新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没有知识产权的垄断,就难以保障知识生产和流通。因此,为了有效地实现知识的社会共享,就必须首先给知识生产或创新者一定的知识垄断权,给予他们为社会解决知识稀缺问题所获得的报酬。但这种垄断又必须是受制约的、有限的,若知识垄断过甚,会影响甚至阻滞知识流通,从而影响知识的社会共享[10]。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基本实现了知识垄断与共享的对立统一,可以说是知识生产或创新、知识流通或知识共享的重要保障制度。
3.	分配领域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要求调整知识企业所有制关系,也必然要求创新实现其利益分配关系的形式,因而,主要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会变为主要按知识生产要素分配。谁占有的知识最多,谁就有可能最富。美国微软公司的股票于1986年上市,上市后的10年中,依靠股份期权吸引了一批优秀人才,并造就了300名百万美元的富翁。北大方正应该努力在2010年前依靠认股权造就100个百万(人民币)富翁,否则意味着企业办得还不够好,尚未充分体现知识的巨大价值[11]。按劳动分配与按知识分配的最大差别在于现在的劳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是高素质的智力劳动;能够参与利益分配的知识也不是普通的常识,它们必须同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关系的主观要求,这些要求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标准。
如上所述,外部的知识和技能是知识资本的组成部分,这些知识资本必然要求重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知识企业纷纷建立与外部的利益共同体,企业目标出现多重化[7](Ｐ67)。包括企业与供应者、销售商的关系由敌对关系发展为合作关系,形成经营合作组织网络、利润风险共享机制;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走向“双赢游戏”,合同转包和开发合作成为新关系的标准;建立跟踪顾客需求的高效反应机制,企业营销从过去强调销售转变为面向顾客的亲切服务,并对顾客个人发展以及其他生活质量的好处越来越关心,更重要的是企业对顾客的服务由一次性转变为持续性,以提高顾客对企业的忠诚度;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成为企业计划和管理的主流,承认利润和社会责任感的密切互动关系,通过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来实现知识资本的利润增长。
从实质看,知识企业利益关系变化的背后是企业努力创新实现知识资本利润的新机制,通过共同谋求更多利润,来实现各种的资本共同增值。在基本经济制度未变的条件下,利润分配关系的重组不失为一种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两极分化的消除,两极分化程度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如微软公司亿万富翁有12人,均属于比尔·盖茨等14人高层经营者集团,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已达1000亿美元;仅就年薪收入看,比尔·盖茨的年薪150万美元,是雇员平均年薪25万美元的6倍[7](Ｐ68)。因此,知识经济更需要强化社会再分配力量。在这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干预可能比市场调节的分配作用更有效。知识水平主宰社会财富的分配,财富将快速地流向知识资本家,特别是垄断性知识因知识生产力的特性和作为资本的本质要求,而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变成谋取巨额垄断利润的工具。同样的道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因信息的“富裕”与“贫穷”的差异而更显悬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优势也将从有形的物质要素,转变成主要在更快地占有更多的无形的信息、科技要素、管理水平以及创造知识、占有知识的人才方面;知识占有量及其水平将主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有形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占有较多无形的知识资本,就能快速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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